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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
中

课堂内外

午后，世间的一切仿佛都静谧了下
来，时间在此刻的流逝似乎不着痕迹，我
努力寻找它流动的证据。

独自坐在院子里，四处找寻，终于发
现匆匆离去的云，我想，那或许便是我想
要的证据。于是，我开始思考时间流逝
的痕迹，想了许久，并没有答案，我开始
向长辈询问。

“爸爸，您知道时间的流逝会留下什
么痕迹吗？”爸爸用手托着下巴，思索了
一会儿：“是温岭的经济吧。三十年前温
岭刚撤县设市那会儿，经济状况可比现
在差多了，那时候的人们才刚刚解决了
温饱，生活水平远不及现在，现在经济发
展起来了，人们挣的钱多了，就有条件去
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了。”我感觉有道
理，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又找到妈妈，“妈妈，您看到时间
的流逝有留下来什么痕迹呢？”妈妈抬起
头想了想：“应该是环境的变化吧。过
去，人们都忙着办厂挣钱，忽略了对环境
的保护，污染日益加剧，河流大多被染了
色，空气质量也日渐下降。但经过近些
年来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倡导，优美的环
境回来了，又可以时常看到蔚蓝的天空，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我认为这也是时
间流逝的痕迹，笑着点了点头。

最后，我来到爷爷的身边，“爷爷，您
知道时间流逝留下来哪些痕迹吗？”爷爷
捋了捋胡子，微笑着回答：“人的变化吧，
三十多年前，人们的素质并不高，公共场
合经常能看到有人大着嗓子喊叫，扰乱
人们的正常生活。路上也充斥着人们落
下的垃圾，城市的面容都因此遭到了破
坏，甚至还时常能够听到看到打架斗殴
的事件……但现在不同了，教育在发展，
人们的素质普遍提高了，很少听到公共
场合的喊叫声，很少看到散落在马路上
的垃圾，很少看到打架斗殴的事件了。”
我连忙点了点头，对爷爷的观点表示十
分赞许。

我又走到了那个小院。枯黄的落叶
凋零飘逸，窸窣着落在大地上。太阳已
经挂在了西边，回想着长辈们说的话，我
开始思考，他们都说到了温岭的变化，他
们所说的仿佛有共通之处。云朵依旧向
远处飘着，随着不休止的风。我看着那
被秋天瘦下来的满地落叶，那个答案呼
之欲出。

“是什么呢？”我在心中问自己。忽
然，我想到了一个答案——是发展，他们
的回答都指向了一件事，那便是温岭在
发展，温岭在撤县设市之后发展迅速，一
切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的发
展、环境的变化、人们素质的提高，这些
都是温岭发展的证据，同时也是温岭取
得的成就。于是，我更加确信，时间的流
逝会留下“发展”的痕迹。于是，我认为，
温岭的未来，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时
间长河中闪耀出点点星光。

穿梭过时间的河
贯庄中学九（2）班 江俊灏

指导老师 陈林丹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

山先生如是说。
而今，我站在温岭的十字街头，望着熙熙攘攘的人

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竟忽然意识到原来时代已经向
前走了那么多步。

温岭本不叫温岭，它由太平县转来，后来才有我们
口中的温岭市。

我向路口的左边看去，那是一条稍见雏形又遍地
泥泞的路。忆往昔，童年的记忆突然浮上心头。谁能
想到，一个小县城竟能繁荣成如此模样，曾经的五龙山
前，是良田遍野，春风一吹，绿满大地；曾经的贪吃街，
店家肆意摆放，无序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曾经的横湖
老城区，青砖绿瓦，小巷周围，坐落人家，一到傍晚，炊
烟袅袅，饭香扑鼻，忍不住让人浸在温柔中。

从前的温岭，地上的石砖刻写着岁月的痕迹，斑驳
的树影倒映着时代的年轮，那是一个活在我们记忆中
的温岭。尚未修缮的，是年月的蹉跎，是历史的记忆，
是过往一代又一代温岭人的生活方式。以前的温岭是
那么淳朴憨厚，如一位老实的农民，向生活在土地上的
子女们付出所有。

或许不该停在原地了。于是，我向前方看去，那是
一条宽阔畅通的路。温岭的人们发挥着自己的智慧与
创造精神，使高楼林立，为温岭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又
使学校兴起，一间间房屋内关不住的是孩子们的书声
琅琅；再体育设施建造，到处有热情似火的年轻人在体
育场上挥洒汗水，洋溢着自己的青春。

一切都富有活力，一切都富有生机，一切都富有热
情。温岭的人们面对时代的挑战，并未退缩，而是拿出
了12分的信心与努力。我们相信，一定能将这座孕育
我们的城市建好。我们看到，是教师在三尺讲台上情
感饱满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是工人在工地上如火如
荼地为温岭建造新的公共设施及建筑；是政府官员们
一心为民地出谋划策。响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我们温岭人从来不怕挑战，我们有的是攻坚克难的精
神，有的是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有的是忘情拼搏的斗
志。这就是温岭，我们也许在地图的角落，可是温岭像
黄金一般的精神在闪闪发光。真正的光芒可以穿过地
图的距离，射在每一片大地上。

或许你会问，那么以后呢？以后又该如何？难道
就一次一次被动地跟着时代进步？难道我们每次都要
做时代的跟跑者而不是领头羊吗？这不可能。我开始
迫不及待地向右边那片未知的光芒跑去，那是尚在蓝
图中的温岭，那是祖祖辈辈心中孕育的希望，那是我们
人人都向往的新生活。未来是怎样的？那都是未知
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怀揣着一颗正在跳动的青
春的心脏，为这座生我们、养我们的城，付出我们该付
出的努力。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
现在为渊源。”李大钊同志想要告诉我们的，便是在每
时每刻都抱有最积极的热情，向未来，交出一份属于我
们的满意答卷。未来从不是定数，我们是年轻的一辈，
要承受的是比前人更多的压力，但那不是“摆烂”的理
由。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温岭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幸
福，我们要在他们的基础上，把这座城市的精神发扬光
大，使这座城市的面目焕然一新。

人生一世，来如风雨，去似微尘。但再小的风，也
能风化石头；再小的雨，也能滋润大地；再小的尘埃，也
是属于自己的行星。我站在温岭的十字路口，又仿佛
站在了时代的十字路口，望着万家灯火，纵身奔向那未
知的光明。

活在时代里的城
市四中九（10）班 叶凯文 指导老师 陈华琴

2014年初的夜，我从深圳辗转到温
岭，踏出车门，被风呛了一口，倒出满脑
的眩晕，温岭的冬天就已开始了。我不
去想这片陌生的土地是否欢迎我，只是
努力地克服晕车。要追忆我与这座小城
的开端，似乎太早、太轻悄了些。那阵寒
风还没变，时间已经匆匆流过十年了。

因为这十年的缘故，爸爸笑着对我
说：“云南是你的第一故乡，浙江就是你
的第二故乡。”是吗？我轻轻地笑了。“故
乡”，对于温岭和我来说，都是一个奇怪
的字眼吧。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那个夜
晚开始的往事，又被剪碎了在脑海里重
映，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刚到温岭的我们，逼仄地寻找住所，
缓慢地适应久违的冬天。温岭的昨天之
于我，也许是石子路上飞扬的灰尘，是低
矮的棚屋、肮脏的冰水，是生锈的铁梯和
我小心翼翼踏上去的脚步，是成堆捆在
路边的废料、无人在意的垃圾堆。爸爸
妈妈对我讲大东厂被烧的事，面对着那
片大火之后若无其事的空地，我怀抱着
一种恐惧和敬畏，如灼伤一般加深了对
温岭的印象。

那时，我上的学校很小、很狭窄，看着
那么多挤挤挨挨的生面孔，听同学们说着
我听不懂的话题，我满心以为自己将很快
离开温岭，就像离开上一个地方一样。

这个模糊的猜想落了空，被我忘记，
再想起来时，温岭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

我仍记得几年前的夏夜，我和家人会
扯着凉席走到草坪上，坐在上面数星星、聊
天，四围偶尔会响起几声突兀的狗吠。夏
天很长，风温热而闷沉，那是我人生中漫
漫而数不清的夜，我们就这样消夏。

城北聚集了太多外省来的孩子，他
们或来自贵州，或来自河南，或者其他地
方。其中的几个是我的朋友。我们喜欢
站在没有开发过的荒地边向远方望去，
摘下野草当作蒲公英。我还记得她清脆
地对我说：“我爸妈都在温岭待了十多
年。”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想象不出这
个时间意味着什么，更不敢想象这个时
间之前的温岭，是怎样一番面貌。

我们喜欢捡厂里不要的布料和线
头，聚在一起拼拼凑凑又是一场童年的
梦境，喜欢摘公园里的山茶花，喜欢买小
店柜台旁边一元钱十颗的软糖和冰柜里
的橘子冰。

我们的房东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
头发全都白了。但身体仍然很好，每天
坐在一楼做手工活。她总是和蔼地对我
笑，“小人、小人”地呼唤我——温岭话，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这个词是小孩的意
思。奶奶会把红纸包裹的鸡蛋递到我手
里，说上几句我听不懂的祝福的话，而我
只有“谢谢”。

十年是我年龄的三分之二。另外三
分之一给了深圳。我没有理由再对爸爸
的说法存疑——不管我的第一故乡是不
是云南，第二故乡确实是浙江了。

十年的时间随田野里燃烧桔梗的浓
烟一起流逝了。今天的温岭，空中不再
有那种刺鼻的浓烟，乡村的小路旁也不
见废料堆成的壁垒。

温岭的今天之于我是什么呢？
大概是上学时那条布满石块和泥泞

的路，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一条平坦的水
泥路。大概是路过曾经住过的片区，惊
奇地发现那里竖起一幢幢高楼，变成令
我陌生的样子。大概是窗外果冻般湛蓝
的天空，是难得一见的飘雪，是仍然不能
完全听懂的温岭话，和说着这些话的一
张张熟悉的脸。

今天，不是昨天回忆的总和，而是超
过回忆的那一步。譬如不再肮脏的公共
厕所、有规划的工业区以及重新恢复清
澈的小河；譬如我惊叹地说“都变成这样
了啊”，心里却隐隐地确信，本该如此。

落笔写下这些文字时，太阳缓缓地
落下，天气逐渐回暖，明天快要到了。我
想，我和温岭都缓步向那个明天走着。

“明天”和“成长”一样，似乎有很重的意
义，其实只是几个瞬间的组合而已。我
不由得发自内心地说：“明天会更好。”

我们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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